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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传唱着草原的祝福河水传唱着草原的祝福
———评第十二届—评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童文学奖””获奖作品获奖作品《《额吉的河额吉的河》》

◎◎刘海洋刘海洋

作为科尔沁青年小说家，
阿尼苏的小说集《夜牧人》（作
家出版社，2025年）构建了一个
多元而深邃的艺术图景，其中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塑造了
三类特征鲜明、功能互补的智者
形象：神秘型智者、生活型智者
与桥梁型智者。这三者共同构
成了《夜牧人》中完整而自洽的
智者形象体系。

神秘型智者最鲜明的特点在
于其身上的超自然色彩。他们对
主人公的帮助并非即时显现，而往
往在不经意间埋下伏笔，直到主人
公命运的关键时刻才骤然浮现，发
挥扭转命运的作用。如《浩林潮
尔》中的流浪汉就是这一类形象的
典型。这正符合荣格对“智慧老
人”原型的描述：“他出现在主人
公面临困境的时刻，掌握主人公
所缺乏的知识，其教诲往往超越
语言……”《独角白鹿》中现身梦
境的女风水神仙指引白鹿成为绿
洲守护神，在故事结尾提到她的
眼睛分明就是乌尼日的眼睛，暗
示着智者可能以不同面目反复出
现。由此可见，阿尼苏笔下的神
秘型智者的特征是：他们的智慧
往往超越物质世界的局限，而他
们在故事中的退场，往往进一步
强化了其神秘莫测的形象特质。

生活型智者扎根日常烟火，
其智慧来自自身生命经验的淬
炼，凝结于具体生活技艺与人生
实践。此类智者人物多经历人
生起落，兼具精湛技艺与深厚精
神修为。《赛罕山搏克手》中的阿拉木斯便是典型。青年时
代，他曾是荣耀的草原搏克冠军，却因一次轻敌而落败。
此后他回归普通生活，将挫折沉淀为通透的智慧，将“力量
与技巧应臣服于善良”，以及“坚强的顶点是柔软、胸怀与
慈悲”的生命体悟，传授给后辈木其尔，从而完成了搏克精
神从技艺到心性的深层传递；《西日嘎》里的套马高手银胡
子，则是草原套马文化精神的完美化身。他的智慧传递不
依托言语，而全然以身示范：年过半百仍为村庄荣誉出战，
以一场精湛绝伦的套马技艺作为生命的谢幕。在他逝去
后，那沉寂的套马精神仿佛借由草原的风与套马杆，在孙
子温都苏的身上悄然苏醒，实现了一场“沉默的传承”；同
名小说《夜牧人》中的斯日古楞老阿爸，则是面对传承困境
时一位“等待”的智者。当儿子拒绝并损毁了象征家族记
忆的西那干潮尔，他并未放弃希望，而是将潮尔的秘密与
使命，托付给了愿意聆听的“我”。待使命达成，他便如完
成最后职责的守夜人，安然退场。所以，生活型智者的共
同特征是：他们的智慧来源于生命经验的淬炼，其传递
方式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他们面临传承困
境，却以各自的方式将智慧延续下去。

在原型批评理论中，“导师”是核心文学原型，功能为守
护、引导英雄成长。这一原型与小说集《夜牧人》中的一类
智者高度契合，因其核心作用是搭建精神连接的桥梁，故定
义为“桥梁型智者”，又根据角色特点进一步分为“内生”与

“外来”两类。《河边的阿吉泰》中的阿力雅，就是“内生桥梁
型智者”的典型。作为阿吉泰的堂哥，他曾走出草原，在镇
粮库工作，后又重返村庄。这种“离去——归来”的经历，使
他既深植于草原传统，又携带着外界的新知。他对阿吉泰
的启迪，并非系统的知识传授，而是一种生命姿态的无声示
范——帮助阿吉泰逐渐摆脱“傻子”的标签，实现精神的觉
醒与成长；而在《西日嘎》中，阿斯根教授则代表了“外来桥
梁型智者”。他并非成长于草原，而是来自远方的学者。一
次游历中，他被银胡子那震撼人心的套马技艺所感动，从
此，他来到草原不再只为学术研究，更是为了“用诗的语言，
阐释这片孤独山地草原的秘密”。阿斯根成为一座精神的
桥梁，连通了城市与草原、往昔与未来……使命既成，他便
悄然辞别。可见，桥梁型智者的核心功能在于“连接”。他
们以其独特的身份与经历，将主人公与某种智慧、传统或精
神世界相连，在浸润与参照中，默默引领其走向成长。

智者形象在《夜牧人》中反复出现，并非单纯叙事技巧，
而有深层文化逻辑与创作心理动因，可从两个维度来观
照。首先，作为一个在草原上成长起来的作家，阿尼苏对于
草原上的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深刻的体认。在小说之中，
所有智者的智慧基本都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流浪汉的
浩林潮尔需要“我”去传播，但“我”也是在经历许多事情之
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斯日古楞的儿子摔断了父亲的琴；
银胡子的套马技术也随着他的离去而成为记忆……这些描
写并非单纯的虚构，而是草原上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
中的真实写照。

阿尼苏并未满足于对传承困境的文学摹写，而是通过
文学想象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路径。在小说中，智慧的传
递往往不依赖血缘、地缘等传统代际纽带，而是依托于非
血缘、非制度化的“偶遇”与“托付”：流浪汉与主人公“我”
素不相识，阿斯根与温都苏非亲非故，阿力雅对阿吉泰的
引导亦非家族责任。这种叙事选择，实则暗含了作家对草
原上的文化传承出路的深刻思考——当传统的父子、师徒
等传承链条断裂之后，文化仍可借助超越血缘与制度的精
神共鸣得以延续。智者不强求继承，只完成启迪便悄然退
场，留下精神的种子在人物生命中自然生长。

阿尼苏的创作贯穿着深刻的精神探索。有评论者指
出，阿尼苏的作品并非对草原风物的简单复现或景观陈
列，而是致力于一种深层的“文化转化”。这种转化，正是
他寻找精神归属的自觉努力。阿尼苏所塑造的智者，与其
说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如说是其自身精神世界的一种文学
投射。阿尼苏笔下的智者，智慧核心指向“守护与传
承”——守护濒临消失的草原技艺，
传递文化记忆，其创作重心从“如何
应对外部挑战”转向“如何守住文化
根脉”，智者的“守护者”特质正是这
一转向的核心体现。

草原上蜿蜒的河水如同母亲的爱，默默
流淌却滋养万千生命。许廷旺的长篇儿童小
说《额吉的河》，以“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
事件为背景，书写了一条名为“额吉”的生命
之河，她从江南的弄堂蜿蜒至北国的草原，流
淌成一曲跨越地域、民族和血缘的辽阔赞歌。

《额吉的河》讲述了上海孤儿玉萍、玉香、
玉山姐弟在宝力皋和银花、赛音和秀英、包克
和白玉兰几对养父母的关怀下，于科尔沁草原
扎根生长、重获新生的故事。这样的叙事选
择，让我们得以看到关于成长、民族与国家的
宏大命题，如何能够经由孩子的眼眸与心绪，
被映照得如此具体细微，又如此波澜壮阔。

作为肌理细节的历史叙事

《额吉的河》取材于一段感人至深的历史
真实。20世纪60年代初，内蒙古陆续接收了
3000多名南方孤儿。从江南到内蒙古一路颠
簸，孩子们面黄肌瘦，不少还染上疾病。内蒙
古草原上年迈的额吉、中年夫妻、新婚伴侣看
到孩子们的样子心疼不已，争先恐后地收养这
些孤儿。蒙古族有一句谚语“鸟儿被鹞子赶到
草丛中，草丛还要救它”，草原人民淳朴而善良
的本性，使他们对来到草原生活的孩子们慷慨
地捧出自己的爱。在国家和养父母的帮助下，
孩子们不仅健康成长，也继承了内蒙古人民的
大爱精神与宽广胸怀，用各种方式回报父母、
回报草原、回报国家。内蒙古人民真正实现了

“收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承诺。
刘大先在《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一

书中对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总结道：“事实与书
写、文学与历史、真实与想象之间有着难以割
裂的互文性，事实被书写改变，历史与文学互
渗，想象向真实生成。”重大的历史事件常常
能直接对文学创作造成影响，文学也会对历
史事件作出回应，《额吉的河》就是这个理念
的生动实践。任何触及“三千孤儿入内蒙”这
一厚重历史题材的创作，都不可避免地要与
恢宏的历史叙事挂钩。但许廷旺采取了历史
背景“虚写”的策略，将历史从宏大叙事中抽
离，具象为创作的叙事肌理与底色，通过细节

描写与情感映射，让读者感受那段历史的真
实存在。对于今天的儿童读者而言，大面积
地铺陈历史可能带来阅读的割裂与陌生。因
此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对政策落实和生命
迁徙的直接描写，而是将其侧写细化为科尔
沁草原上毡房的温度、银花额吉灯下缝补的
背影，以及玉萍姐弟3人从惊恐、疏离到最终
扎根草原的心路历程。

这种叙事策略，使那段历史成为可感、可
触、可融入的生活现场。宝力皋为了给烫伤
的玉山求得獾油，毫不犹豫地用祖传玉烟壶
与朝克图交换；银花明知抚养 3个孩子如同
要“连翻三座山”，却依然坚定无比；河水暴涨
时，为救落水的玉山，宝力皋义无反顾地下水
营救，最终不幸遇难。那段关于民族大爱、国
家担当的时代记忆，便在这一个个充满人情
味的生活细节中传递给读者真情实感。小说
中的玉萍、玉香、玉山三姐弟从南方来到草
原，从陌生到适应，从恐惧到接纳，完成了生
命的蜕变，这种“小视角观大历史”的成功实
践，让宏大主题获得了血肉之躯与心跳频率。

作为成长主体的儿童叙事

作为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额吉的
河》在叙事视角与艺术手法上展现了独特追
求。作者许廷旺另辟蹊径，以儿童的负面情
绪为叙事切入点，在增强文本真实感的同时，
也为人物成长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与张力。

在《额吉的河》中，儿童作为最本真的亲
历者，他们的困惑、疼痛以及被接纳后的尽情
绽放，构成对那段历史最独特也最宝贵的见
证。王泉根在《论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
中指出：“人类之所以要创造儿童文学，是需
要通过这种儿童乐于接受的文学形式，实现
与下一代的沟通与对话，并在其中传递人类
社会对下一代的文化期待。”作者将儿童设定
为叙事的核心动力，让作品在传递
文化期待的同时，实现了与少年读
者的心灵对话。

小说借助儿童视角，自然而真
切地引出了自我觉醒与生命成长

的主题，以贴近儿童思维的方式讲述故事，在
情节推进中始终葆有对真、善、美的本质追
寻。玉萍、玉香、玉山初到草原时，内心并非
充满喜悦，而是被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对离散
亲人的思念以及对未来的惶恐所笼罩。小说
未刻意美化儿童的负面情绪，这种诚实的书
写反而格外动人，也为人物后续的成长铺设
了富有张力的叙事弧光。玉萍作为姐姐，对
母亲“照顾好妹妹和弟弟”承诺的始终坚守，
成为贯穿她所有行动的情感基调，也使她的
成长轨迹更具担当的韧性。

通过坚持儿童本位的叙事立场，《额吉的
河》在呈现生活广度的同时，深入成长体验的
深处，以真实、细腻且不回避沉重的笔触深入
儿童的精神世界，细腻描绘他们逐步建立自
我认知、形成主体意识的过程。作者不仅关
注儿童在日常生活交流中的心理变化，更在
社会大背景下探索他们确认自我价值、构建
内心秩序的细微挣扎。这种深入心灵的书
写，使《额吉的河》不仅成为一代人精神历程
的写照，也成为读者寻求情感共鸣，实现精神
寄托的重要依托。

作为根脉认同的共同体叙事

如果说历史叙事为故事确立了时空坐
标，儿童叙事赋予了故事心跳与温度，那么共
同体叙事则构成了这部小说深邃的精神脉
络。齐格蒙特·鲍曼曾指出：“共同体是一个
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
就像一个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避风遮雨。”在
强调共同体意识的环境中，人们更易于尊重
差异、减少对立，包容不同的观点与文化，从
而有效消弭误解，促进和谐。

在《额吉的河》中，“河流”作为核心意象，成
为连接南方与北方、城市与草原、母亲与孩子的
生命纽带。玉萍的母亲在临终前告诉孩子们：

“天下的河流都是相通的。”这句话不
仅是贯穿全书的线索，更隐喻了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本质——无论来
自何方，属于哪个民族，我们的生命
与精神始终血脉相连。当玉萍后来

成为草原上的卫生员，再次立于河边感悟到
“家乡的小河一直在流，从南流到北，从上海
流到千里之外的科尔沁草原，流在祖国的大
地上。”这种意象化的艺术处理，使作品升华
为对共同体意识的诗性表达。

《额吉的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旨
归，这不仅是其深层的美学追求，也是当代民
族地区儿童文学的时代使命。作者许廷旺在
访谈中如此阐述其创作理念：“儿童文学应该
像成人文学那样，既要描写出生活的广度，也
要有思想的深度，更要有艺术上的追求。不
能因为是儿童文学，面对的是未成年人，就自
动降低文学水准。”正是这种对文学品质的坚
持，使《额吉的河》在主题开掘与艺术创新上
均达到了可观的高度。

河水汤汤，奔流不息，传唱着草原母亲无
私的祝福。《额吉的河》通过“河流”这一博大而
柔韧的意象，将个人的命运、地方的记忆与国
家的叙事，诗性地融合为一个艺术整体。它以
细节化、生活化的笔触让历史可感，奠定了故
事的真实根基；以儿童本位、不回避苦难的视
角让成长可信，赋予了文本动人的情感内核；
最终，又以河流般连绵的共同体意象，让宏大
的认同变得可知可感，托举起整部作品的思想
与艺术重量。在当代中国持续推进民族团结
话语建构的背景下，《额吉的河》让我们看见那
些流淌在岁月中的无私大爱与生命韧性，正是
中华民族始终血脉相连的根脉与温度。

“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不仅是特定
年代的集体记忆，更是当下构建民族团结话
语体系的重要资源。《额吉的河》以其真挚笔
触与深邃意象，让这段历史在文学中重新流
淌，完成了对历史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回应了
时代对共同体叙事的呼唤，为构筑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生动的文学范本。在奋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尤
须挖掘、传承、弘扬好“三千孤儿入内蒙”这段
历史中蕴藏的爱国、团结、奉献精神，让优秀
的文学作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频共
振，滋养一代代人的心灵家园。

鱼何以游？水也。鱼何以游于无穷？心也。
展厅深处，丈二巨幅铺展如壁。水墨氤

氲之间，大鱼游弋，不疾不徐。这是内蒙古美
术馆2026年学术邀请展“周京新：有鱼”的现
场。就在前不久，画家本人与艺术家、观众围
坐交谈，那些关于笔墨、关于鱼、关于创作之

“真”的话语，至今萦绕，与大鱼一同悬于壁
上，时刻等待被唤醒。这些话语也为这批作
品打开了一扇理解的天窗——它们关乎一个
画家如何面对传统、面对笔墨、面对自己。

周京新画鱼，始于偶然。2013、2014年
前后，鱼在他笔下还只是配角——荷花下的
点缀、苍鹭旁的陪衬……彼时他眼中的鱼，
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几笔就涂出来
了”。然而，当他开始真正关注这个对象，从
收集图片，到探访海底世界，在一切有条件
的地方凝视游鱼，他恍然发现鱼身上有太多
被忽略的东西：鳞、鳍、鳃在光线折射下的光
芒，肌理自然而丰富的层次……一个偶然的
机会，鱼从他画面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独
立的表现对象。

这种转变背后，隐藏着一个有趣的悖
论。在内蒙古美术馆的艺术分享会上，周京
新谈到与人物画相比，鱼给了他一种前所未
有的松弛感。那种在形似与否之间的纠结，
那种来自写生现场的压迫感，在鱼这里似乎
消失了。鱼的“简单”带给他的，恰恰是一个

“无限的余地”。这并非轻慢，而是一种创作
关系的重塑——当表现对象不再步步紧逼，
笔墨便获得了更为自由的空间。但这自由并
非凭空而来，它源于画家数十年对造型与笔
墨关系的持续探索。从《水浒组画》到《羽琳

琅》，从人物到花鸟，
周京新始终在探索如
何让笔墨从“勾线填
墨”的惯性中解放出
来，在造型的展开中
获得自身的表现力。
鱼，恰好成为了这一

探索的理想载体。
“水墨雕塑”是周京新为自己设定的课

题。这一概念的灵感来源之一是欧洲雕塑家
彼得森——那位用刀在木头上随意砍凿的艺
术家。这或许提示我们，周京新的笔墨实验
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姿态：他并不将自己
局限于传统中国画的固有领地，而是敢于从
其他艺术门类中汲取养分。在他看来，水墨
与雕塑之间存在着某种本质的共通——它们
都可以不拘泥于色彩，仅凭自身的语言构建
起独立的艺术世界。当这种理解转化为创作
实践时，便有了我们今日在展厅中看到的景
象：那些丈二巨幅上的大鱼，早已超越了生物
学的范畴，成为笔墨自身的形态与生命。

面对这些作品，我们看到的究竟是不是
鱼？这是一个辩证又有趣的问题。鳞片细节
被全然舍去，取而代之的是鱼的形体、结构、
姿态与动势被高度凝练为笔墨自身的节奏与
力量。浓淡干湿的交织，既是水的深度，亦是
墨的呼吸；笔锋的提按顿挫，既是鱼的形态，
也是手的舞蹈。那些大鱼在水墨氤氲中，既
是具象的生命个体，更是抽象的笔墨律动。
它们挣脱了写实的束缚，回归到绘画语言的
本体，却也因此获得了更为充沛的艺术张

力。这便是“周京新：有鱼”的独特之处，它们
不是让笔墨屈从于具体的形象，而是让形象
成为笔墨呈现的契机；不是对自然物象的摹
写，而是心象的外化、意蕴的凝结。

在分享会上，关于“真诚”的讨论尤为动
人。周京新坦言，画鱼时有的画作墨色自然
滴落，有的则未然，自己画完便忘了当时的状
态，因而笑言“后悔要是装一个监控就好
了”。这并非技术上的犹疑，而是对创作中偶
然性的珍视——那些无法复现的瞬间，恰恰
是忘我状态下最本真的流露。他继而提出，
创作时应有一盏“灯”照着自己，那是一种清
醒的自我观照，让理性的自己在感性的挥洒
中始终在场，不断追问这是不是自己。他甚
至坦言，年轻时不可能想到将来会画鱼，但正
是在这种不断自我清理的过程中，他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表达。其实，每个人的身上都有
这种真。而艺术之真，就在于把自己研究透，
把自己内心深处有质量的东西挖掘出来。

值得细细品味的是，在每幅磅礴大鱼的
画境深处，都藏有一尾灵动的小鱼。这并非
刻意的经营，而是笔墨游走间自然流露的余
兴——大鱼磅礴而不觉其空，小鱼潜藏而不
觉其微，二者相映成趣，恰如画者与观者之间

的一场悄然对望。这微妙的“藏”，既是画家
留给观众的惊喜“彩蛋”，更是一种举重若轻
的笔意幽默——于大开大合之间，犹存一份
会心的温存。当观众在画前寻找这尾小鱼
时，观看本身便成了一场与画者更深的交流
与默契游戏。这种游戏感，恰恰揭示了艺术
最本真的状态：它不必时刻庄严，也可以有一
份松弛与自得。

从“知鱼之乐”到“画鱼自乐”，周京新完
成了一次精神上的通透。庄子与惠子濠梁之
上的辩问，在这里转化为画笔与宣纸之间的
对话。他享受在单一主题与简约工具中不断
生发、不断优化的艺术旅程，让每一次落笔都
成为与自我的相遇、与传统的对话、与当下的
共振。“有鱼”之“有”，既是存在的确认，更是
获得的喜悦——这“余”，是笔墨意趣的悠长
余韵，是艺术探索的广阔余地，是文化生命的
深远余响。

在中国当代水墨的多元探索中，周京新的
道路具有独特的启示意义：他既不泥古不化，
亦非割裂传统；他以传统的深度支撑创新的锐
度，以笔墨的纯度抵达精神的高度。这种既深
植根脉又勇于开拓的创作姿态，对于当代水墨
的多元发展，对于写意精神的当代传承，都具
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内蒙古美术馆以学术邀
请展的形式呈现这场展览，正是希望以此为内
蒙古美术界与公众提供一次深读名家笔墨、感
悟艺术创新的宝贵契机。

走出分享会，再回到展厅，那些大鱼似乎
有了不同的面貌。鱼不会说话，但笔墨会。
周京新曾谈及创作中的自我观照时说，要“给
自己留有余地，但又不放弃任何一个场景下
的理性的判断”，始终有一个理性的自己在观
照那个感性的、放松的自己。这或许正是我
们面对这些作品时应有的姿态——在理性的
凝视与感性的沉浸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
个观看的位置。而透过屏幕与画作的相遇，
虽少了现场的呼吸，却多了一层回味的距离，
让思考得以沉淀。

岁在丙午，阳春三月。草原尚未全绿，但
艺术之春已至。周京新以“有鱼”致敬生命，
以笔墨礼赞自然。愿每一位步入展厅的观
者，都能在这场笔墨的巡礼中，感知中国水墨
艺术穿越古今的创造活力，体味那份属于当
代也属于永恒的生命礼赞——游于艺，乐于
心，在有鱼之境中，与笔墨相遇，与自己重
逢。游于无穷，乐得自在。

游于无穷游于无穷
————““周京新周京新：：有鱼有鱼””的的笔墨之思与观者之遇笔墨之思与观者之遇

◎◎张婧张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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